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台拍摄的

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轰动全

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经典。近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水运宪

的原著小说《乌龙山剿匪记》。对于

很多没读过原著，并且对电视剧的

记忆已经模糊的读者来说，无异于

一次全新的体验。

《乌龙山剿匪记》

开篇一段叙述质感

十足，读来如身

临其境：“乌龙

山脉横跨三省

边界。莽莽苍

苍、气势雄浑的

崇山峻岭之中，

流淌着一条小

河。这小河，千回

百转，丝带一般缠绕

着乌龙山的身躯。这便

是乌龙河。乌龙河是山区与外界沟

通的唯一交通要道。乌龙山里的老

百姓，祖祖辈辈都靠这乌龙河养育

着。乌龙山区大大小小的土匪杆

子，世世代代都在扼守着这条乌龙

河，就像守着一个聚宝盆。河水的

颜色十分奇特，蓝幽幽地透出一些

暗红色。那种色调让人看得心里沉

甸甸的，堵得慌……”

这部小说重构了现实与历史的

新型关系，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

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同时展示了湘

西古老的传说、美丽的风景、淳朴的

风俗，将民间传奇注入主流文化之

中。这部作品也成为水运宪无法避

开的人生标签，人们只要一见到他，

就必然把他和《乌龙山剿匪记》联系

起来。

年轻时，水运宪被招进常德电

机厂当工人，改革开放初期又前往

珠海、深圳闯荡，在商海里沉沉浮

浮，感受社会的巨变。然而，无论在

哪个位置，文学创作始终贯穿了他

的整个人生，他说：“我喜欢到处跑，

虽然没有读完上万卷书，好歹也行

走过百万里路，常常忽略了身边风

景。但最终发现，文学才是我生命

中最重要的东西。”

以作品说话，以人品立身。对

水运宪而言，文学创作是带有深切

生命感受的人生体察，是对文学始

终怀有敬畏之心的灵魂叙事，是聚

焦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追问。他的

人生也是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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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原到天津，创办歌舞团二十几年坚守初心

文艺舞台上的一匹黑骏马

口述 赵国秀 撰文 陈茗

二十多年前，内蒙古舞蹈演员赵

国秀在天津创办了黑骏马歌舞团，为

天津、全国乃至海外观众奉献了一场

场精彩演出，用豪迈的舞蹈传递着热

情奔放的草原风情。不久前，赵国秀

做客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最美文化

人》栏目，讲述了自己充满艰辛又激情

洋溢的舞蹈人生。

苦练蒙古舞加入乌兰牧骑

加盟天津友好使者艺术团

我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
洛旗，最早跟舞蹈结缘并不是出于喜
爱，而是因生活所迫。我从小家境贫
寒，母亲是个自强自立的人，她希望我
能上学，走出草原去看看世界。我初
中毕业后差5分没能考上高中，正巧，
乌兰牧骑到我们乡镇挑选演员。
第一支乌兰牧骑于1957年 6月

17 日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成
立。内蒙古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
不便，有不少牧区要走上百里路才能
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乌兰牧骑的蒙语
原意为“红色的嫩芽”，引申为“红色文
艺轻骑兵”。队员多是草原的农牧民，
一专多能，报幕员也能唱歌，歌手也能
拉马头琴，放下马头琴又能顶碗起

舞。无论是定居点还是放牧点，哪怕
只有一个牧民，他们也会为这个牧民
演出。
我不怎么会跳舞，考试结束后，负

责挑演员的老师同意把我带走，但有
一个条件，一年后如果能跳好，就进乌
兰牧骑，不行就回家种地。我想给我
母亲争气，一口答应下来。接下来那
一年，我吃了不少苦。因为没钱交住
宿费、伙食费，我就住在队部附近一间
堆放炭块的库房里，自己带来黄米、土
豆，自己做饭吃。尽管花两毛钱就能
出去吃碗面条，可我真没钱啊。有一
次感冒生病，队员们来看我，买了红糖
饼子和方便面，那种滋味到现在我都
记得。但生活的苦不算什么，我每天
早晨5点准时起床练功，晚上也是练
功练到最晚的那一个。
经过一年努力，我荣幸地被乌兰

牧骑录用，激动之余，我也在心里认
定，蒙古舞将是我一生的追求，我要把
全部的情感和灵魂都融入到舞蹈之
中。1991年，内蒙古全区乌兰牧骑会
演，我获得了舞蹈比赛一等奖。那是
我第一次获奖。后来我的舞蹈、舞剧、
歌剧又获得了几次大奖，我加入包头
市歌舞团，又有机会来到天津，成为友
好使者艺术团的一名演员。
天津人厚道、善良，尤其我们的老

团长，在艺术和生活上都给了我特别

大的帮助。我和舞蹈演员刘忆英一起
排演双人舞《查拉梦》，参加天津市舞
蹈大赛，获得了一等奖。随后，我们又
在华北五省的舞蹈比赛中再次夺魁。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段双人舞是缘
分的开始。我用蒙古舞舞出了自己的
人生之路，收获了爱情之果。我当上
了天津女婿，在天津成家立业，天津成
了我的第二故乡。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加深，我越来越感恩身边的人，
感恩社会，想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
报社会。

成立黑骏马歌舞团

最难忘参演《穿越丝路》

我曾在乌兰牧骑受到老师们的谆
谆教诲，在包头市歌舞团的四年时间
让我开阔了眼界，天津则给了我更大

的舞台。舞蹈不仅是我事业的根，也
是我生活的根，是我与天津结缘的根，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想把这件事
做得更好。2001年，我创办了黑骏马
歌舞团，一不靠政府拨款、二不靠企业
赞助，只为追求艺术的真、善、美，服务
社会、服务观众。
我们招募来自边远地区的蒙古

族、藏族、佤族、傣族的孩子们，把他们
带到天津，无偿培养、帮助他们。这些
孩子没有专业的舞蹈基础，我想以最
短的时间带他们走进艺术世界，教授
他们舞蹈的同时，也把自己这么多年
的经历、感悟讲给他们听，让他们获得
人生的经验。
黑骏马歌舞团水平有限，但我们

对舞蹈的那种热爱是最真实的。团员
们跳舞绝不会偷懒，在台前幕后也都
非常淳朴可爱。比如在后台更衣室，
没有人喧哗，走之前会把水瓶、废纸等
垃圾都带走。我觉得我们这个歌舞团
特别温暖、特别亲切、特别敬业。我们
学的是艺术的技巧、表现力，但最终在
舞台上呈现的是一种心灵的陶冶、一
种精神的升华。
2010年6月，黑骏马歌舞团代表

天津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天津周的演艺
活动，同年录制了央视《星光大道》节
目。2016年1月，我们登上了人民大
会堂的舞台。我们还多次参加全国及
天津市的舞蹈赛事，获得全国及省、市
级各类奖项50多项。
最难忘的是2017年“一带一路”

丝绸古道的演出。连续三个月，我们
黑骏马歌舞团参演黎巴嫩卡拉卡拉舞
剧院的大型歌舞剧《穿越丝路》，在世
界舞台上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丝绸古
道、大漠驼影等唯美画面。《穿越丝路》
的演员来自七八个国家，演出难度很

大。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障碍，然后
是水土不服。我在这部剧中饰演了一个
将军的角色，同时也要带着大家排练，做
好后勤工作，保证大家的安全。
当时黎巴嫩大街上碉堡林立，演出

时维和人员荷枪实弹在后台巡逻。正好
赶上春节，大年初一当天，我去中国大使
馆请缨，提出我们舞蹈团要为驻黎巴嫩
的中国维和部队进行慰问演出。维和人
员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那次演出，我
感到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在国内，我
们感受到的使命和担当只是小范围的，
出国演出才发现这种使命感被放大了很
多倍，达到了无我、忘我的状态。
我们黑骏马歌舞团现有团员50多

人，平均年龄20岁。我们每年义务为天
津的父老乡亲演出30余场，志愿服务乡
镇文化巡演，走进军营慰问演出，到社区
做艺术辅导、培训讲座，为福利院的孩子
们送去快乐和祝福……在演出过程中，
我们的水平不断提高，得到了观众的认
可。最早参加歌舞团的那些孩子，有的
已在天津成家立业，有的离开我们团以
后被专业歌舞团录用，在全国拿奖，成为
优秀的舞蹈演员。看到他们取得了成
绩，我心里比自己获奖还要高兴。

在蒙古舞中融入现代元素

发展才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

跳蒙古舞讲究大开大合，很容易受
伤，但演员带着伤病跳舞却是一种常
态。当年我在包头市歌舞团，参加内蒙
古自治区的一次大型演出，审查节目时
不小心把脚崴了，脚面肿得老高。团长
很着急，因为我这个角色别人没法代
替。我安慰他：“我没事，您放心吧。”我
拿绷带把脚面绑住，但还是不行，又打上
封闭针，愣是带着伤完成了演出。因为

我觉得，我是个体，更是团队的一员，节
目不能掉队，要克服自己的困难和伤痛，
服从集体利益。
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部队慰问演出，

演出地点是一间大会议室，天花板上吊
着几根灯管。当时我疏忽了，随着音乐
声一跃而起，一个动作下去，不小心撞到
灯管上，玻璃碴子碎了一地。音乐仍在
继续，我也没想太多，该怎么跳还怎么
跳，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做了很多动作。
身上不少地方被碎玻璃硌出了血，但因
为我穿的是红色蒙古袍，所以现场没人
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疼痛。
蒙古舞传统的技巧和技艺已经非常

成熟，身为舞者，不仅要继承这些传统，
更要传承和发展。因为随着时代的变
化，舞蹈的表现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
我想改变原先固有的方式，让观众既有
身临其境的感受，也有耳目一新的感
觉。通俗地说，就是要在艺术方面有所
创新。我们歌舞团现在跳的虽然仍是传
统的蒙古舞，但结合了现代舞的元素和
表现方式，想要表现出那种从深情到激
情的爆发，以及超越时空的境界。我想，
发展才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草原上的人家每天和放牧的牛羊相处，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然形成了热情豪
放的性格。无论在城市里生活多少年，
这些都是我永远抹不掉的基因。现在每
次回草原，我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
洗礼，一种精神的享受。每当马头琴的
音乐响起，我都会进入一种全然忘我的
状态，想用全部的情感去歌颂大草原。
草原是我心中的根，舞蹈是我事业腾飞
的双翼，心里的这颗爱心是激励我不断
前行的发动机。我带着蒙古舞走向世界
舞台，也盼望我们的舞蹈团能真正成为
中国文艺界的一匹黑骏马。

讲述

赵国秀（左二）与演员们

印 象

将湘西的民间传奇
注入主流文化之中

水运宪 虚构的乌龙山成为真实存在
本报记者 何玉新

1966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家庭原因
没能上高中，我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当学徒
工，学过制氧、翻砂、机械操作，还当过电
工。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很平静也很单
调，闲暇之余我便用写作填充精神的空
虚。1975年，我开始发表一些小作品。
1978年，我创作了剧本《为了幸福，干

杯！》。不久剧本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自
然来稿中发现，通知我去北京编排话剧。
由于有众多国家级艺术名家出演这部戏，
北京观众争先恐后地观看，媒体好评如潮，
不久便以榜首的位置夺下了当年的国家剧
本大奖。与此同时，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进修学习。
1980年，我将14万字的小说《祸起萧

墙》寄到《收获》杂志社，那时巴金先生是
《收获》的主编。我接到通知赶到上海，责
任编辑李小林针对我的小说提了十多条意
见，让我修改。
有一天，李小林两口子请我去红房子

吃西餐，然后请我去他们家坐坐。进到他
们家，突然见到了文坛泰斗巴金老先生。
我当时孤陋寡闻，还以为巴老姓巴，绝没料
到李小林就是巴老的女儿。跟巴老聊天的
时候，我谈到了即将修改的十多条意见，巴
老竟然直截了当地说：“你这篇小说完全是
从生活中来的，他们又没有你的生活感
受。你不用都听他们的，自己想改的地方
就改，觉得不用改就不改。”
后来，我有机会陪同巴金先生在浙江

莫干山参加《收获》举办的笔会。在那一个
月时间里，他很喜欢听我讲工厂的一些故
事，听得津津有味。笔会结束回上海的火
车上，我与张辛欣、巴老坐在一起。途中我
讲了一些我家人的故事，他们听得很认真，
也很感动。张辛欣问巴老：“如果把这些写
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故事呢？”巴
老答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如果感动了，
这就是结构。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
嘛。”这番话非常朴实，却让我突然悟到了
文学创作的真谛——叙述出来能够以情动

人，这样的结构
就是最好的。作
品的最高境界是
感动读者。巴老
不善言谈，也不
愿意指导别人如
何写作，更不喜
欢干涉他人的创
作。恰好他这些
朴实的语言，更
能够影响到作者
和读者。
我至今保存

着许多与巴金先
生的合影，还有

很多他亲笔签名送给我的著作。他最真诚
的一句名言“把心交给读者”，深刻地影响
了我这一辈子。
巴金先生是一位文学巨匠，晚年出版

的《随想录》是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作为一位达到了炉火纯青、物我两忘
境界的文学巨匠，巴老毕生都没有停止过
自我完善。对我们这些后学而言，巴金先
生如泰山北斗立于心中，直至永远。

深入湘西大山采访七个月

写出《乌龙山剿匪记》

记者：创作《乌龙山剿匪记》的初衷是什么？

水运宪：1985年，我的老领导、时任湖南省广
播电视厅厅长梅幼先希望我写一部《湘西剿匪
记》。他是部队转业的高级干部，湘西历代匪患就
是被他所在的部队彻底剿除的。他特别感慨那段
悲壮辉煌的岁月，一直梦想为自己的部队树碑立
传。我对湘西剿匪并不了解，但敬重这样的领导，
于是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去了湘西大山。
在当时，湘西剿匪已过去三十多年了，采访很困
难。湘西人不善言谈，有些事也不愿分享，为了获
得他们的信任，我就先和他们喝苞谷烧交朋友。
前后七个月的时间，我跋山涉水，走烂了好几双解
放鞋，胃出血还差点把胃割掉，收集到很多创作素
材，写下了大量笔记，对湘西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记者：回去以后就开始写了吗？

水运宪：我先去了老领导家汇报心得。老人
家为我泡茶时手有点发抖，似乎担心我会畏难而
退。其实我已经被那几个月的体验深深打动，从
内心来讲，也希望借助这部作品表现自己更多的
人生感悟。我告诉他，困难有，决心也有，我会写
好这部作品，但最好改个书名，别叫“湘西剿匪记”
行吗？老领导问为什么？我说，当年剿匪部队二
十多岁的战士现在才五十多岁，当地土匪还活着
的人也有不少，我不可能写得很像，所以心里不踏
实。老领导有点犹豫，问我改什么名字好。

记者：那是怎么确定叫《乌龙山剿匪记》的，当

地有这座山吗？

水运宪：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只茶叶罐，写着
“冻顶乌龙”，受到启发，顺口说了一个无中生有的
地名，就叫《乌龙山剿匪记》吧！老领导喃喃自语
念了几遍，回答说，这个名字上口，就这么定了！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老领导其实更担心我在找理
由不接受这项使命。随后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剧
本创作。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播出后极为轰动，男女

老少几乎无人不知，给您带来哪些影响？

水运宪：《乌龙山剿匪记》最终拍成18集电视
连续剧，1987年播放。我拿到了一万元稿费，在
改革开放初期，成为湖南省文艺界最早的“万元
户”。那个时代搞文学的人还是很受优待的，我调
离了原单位，成为专业作家。当时很多单位都有
某个老职工被冠以“榜爷”的外号，名牌大学都有
人把某个帅哥称为“钻山豹”，把某某妩媚的女生
唤作“四丫头”。于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大好事，
却一度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还发表过很多部文
学作品，平心而论，那些作品的文学质量都在《乌
龙山剿匪记》之上，但是没有办法，我的其他作品
都被“乌龙山”屏蔽掉了，成了作茧自缚。

“乌龙山”成为真正的地名

文学影视作品首度创造IP价值

记者：听说乌龙山后来成了真正的地名，当地

人拿这个地名做足了文章。

水运宪：当年我要改个名字的初衷，只是想为
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广阔的创作空间。偶然得到
“乌龙山”三个字，我还认真查阅了地理资料，没发
现重名。殊不知没过多久，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反
复热播，“乌龙山”这个莫须有的地名居然名扬天
下。多少年后，湘西的父老乡亲都豪气地称自己
是“乌龙山人”。湘西龙山县有道很长的峡谷，原
名叫“皮渡河”，索性改成了“乌龙山大峡谷”。湘
西的烟厂出品过乌龙山牌香烟，酒厂生产过乌龙
山牌苞谷酒，有一家餐饮企业取名“乌龙山寨”，在
省城开了连锁店，门厅正中屏风上一幅“乌龙山剿
匪记”浮雕，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还听人说过，
《乌龙山剿匪记》摄制组当年住在县武装部招待
所，后来那个招待所改了名字，叫“乌龙山宾馆”。
申军谊住过的房间门口赫然挂着一块招牌，上面
写着几个字——钻山豹旧居。

记者：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IP价值，您的一

部文学作品让当地复制和创造了旅游资源，带来

了品牌效应。

水运宪：有一次我陪外地亲戚去张家界天子
山游览，导游妹指着路边一个小山洞说：“你们一
定看过《乌龙山剿匪记》吧？那我告诉你们，榜爷
就是在这个洞子里被抓获的。”还有一次，我到湘
西某县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县领导陪我们参观游
览。穿过一个山洞出来时，导游小姐指着对面的
悬崖说：“上头有几间木屋子，就是榜爷的故居。
湘西剿匪之前，钻山豹、四丫头他们经常聚在那里
开会。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物，珍贵得很，一般是
不对外开放的。”县领导知道我在场，不免有些尴
尬，赶紧打断她说：“那只是作家创作的。”那位导
游小姐却非常执着，还跟领导争辩：“领导您可能
不知道吧？写《乌龙山剿匪记》的作家小时候也是
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的。他们家的祖屋紧挨着榜
爷的故居，三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有血缘关系呢。”
同行的朋友们居然没有发笑，而是用一双双怀疑
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不夸张地说，当时我还真有
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记者：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文学的伟大之处，

比如贾宝玉、孙悟空，他们都是虚构的，但是在人

们看来，他们比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过的人还

要真实。

水运宪：是的。文艺作品产生的后续效应往
往也是作家本人始料未及的。《乌龙山剿匪记》起
初给人的印象只是以假乱真，时间长了，以假乱真
发展为弄假成真，连我都有点百口莫辩了。虽然
啼笑皆非，但内心深处时不时也颇感得意。

将现实中人性的光辉

转化为文学的真实画面

记者：在我印象中，《乌龙山剿匪记》这部作品

最大的受益者是申军谊。

水运宪：最早剧组想让申军谊演正面人物东
北虎，但他本人对钻山豹更感兴趣，就去找湖南台
电视剧部的主任康健民，说不行的话他就不演东
北虎了。康健民一看这个人吊儿郎当，什么都不
在乎，觉得他可以演土匪。1988年，申军谊因出
演这个角色获得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影视界声名鹊起。到了2011年，他在浙江长城
影视公司担任策划，提出翻拍《乌龙山剿匪记》的
想法，获得公司的认可。他又多次与我联络、沟
通，拿到了小说改编权。应该说，申军谊对这部戏
是很有贡献的。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是一部建立在真实采

访基础上的小说，您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真实与

虚构的关系？

水运宪：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与想象。真实性
并不可靠，所见所闻未必是一切真实的标准。真
实性是科学层面的定义，真实感是文学层面的定
义。功力不足的作家，把生活中的事情写得不伦
不类，无法令人信服。但另一方面，将真实感无限
扩大，也会造成读者的不信任。真实性在先，才能
悟到真实感。文学不必照搬生活，只表达对生活
的感受。有的小说即使完全建立在虚构的基础
上，但深刻反映了真实生活，因而让人们产生了真
实感。我觉得真实感必须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性，
但它不是复制生活表象。生活真实性是文学的源
头，艺术的真实感才是文学的生命。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更接近于通俗文学，您

怎么评价自己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

水运宪：搞文学的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文学
的潮流时刻都在变化，很多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
有影响的作品往往被贬损为大俗浅陋之作。大众
化的作品似乎不如小众化的东西有品位，登不了
大雅之堂。时至今日天地轮回，搞小众文化的先
生们终于把自己也挤到了文化边缘，坐在冷板凳
上开始反思。我得以从三十多年的迷雾中走了出
来，再度审视《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大俗之作。无
论如何，一部作品能够持续热播几十年，一个虚拟
的地名能够这样被人熟记，一群塑造出来的人物
多少年后还能让人耳熟能详、如数家珍，都做到这
个地步了，孰俗孰雅还重要吗？所以这一次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这本书，我的心态很坦然，相
信能获得更多新老读者的认可。

记者：您认为当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

品如何才能吸引读者和观众？

水运宪：我们总希望写得很有力量，很有思
想，很有深度，但老是没有记住一件事，就是这个
作品要给读者、给观众看。我认为关键问题就是
怎么把故事写得更精彩，把人物写得更鲜活。一
句话，把心交付读者，把情给予观众，怎么好看怎
么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哪怕立意再好，没人看
就没意义了。

水运宪自述

以情动人的叙述
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水运宪
祖籍湖北，生于湖南常

德。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
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乌龙
山剿匪记》《祸起萧墙》《天下
归心》等。曾获全国优秀中
篇小说奖、电视剧金鹰

奖等奖项。


